
上周，我想给朋友W寄我的新书，这
才记起我俩好久都没联系了。

我和W是在一次笔会上认识的。她
知道我名字后很兴奋，主动过来和我打招
呼，介绍自己是一位大学老师，在朋友圈
看过我几篇文章，觉得很有灵气，上课时
推荐给了自己的学生，她说特别喜欢我的
文笔，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

那一天，我们聊得特别开心，有种他
乡遇故知的感觉。

后来，我和她又在微信上聊过几次，
她说自己假期挺多，有时间会来看我，我
还把自己的地址发给了她。

我平时太忙，很少有主动找人聊天的
时候，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联系我，我也没
联系她。但我一直记着她，所以新书出
来，第一时间想着寄给她。

可是，我搜索了几遍她的名字，都没
有找到，我怀疑她改了网名，就输入了我
俩聊天时几个关键词，还是没有找到。

我想，她应该是把我删除了。
心里莫名一阵失落感。
我不知道她为啥把我删除，并没有发

生过什么争执，也没有不回复她微信。
我懊恼自己当初没有保存她的电话，

但转念就释然了，如果她不愿再和我做朋
友，就是留下她所有的联系方式，又有什
么用呢？

或者，她觉得我的观点和她不再契合
了吧，所以就把我删除了，很简单。

是的，三观不融，不必同行，各走各的
也好。

我们这一生，就是在不断遇见，又不
断分别。

不仅有人退出我的朋友圈，我也退出
了很多人的朋友圈。

我手机卡里原来存着几百个人的电
话，大部分都是工作关系，已经好久不联
系了，有的我甚至只存了个姓氏加职务，
根本想不起是谁。

那天，我批量删除了几百个电话号
码，只留下几十个亲人和朋友的。其实，
就算是这些人，也都很少打电话，有事在
微信上就说了。

人生上半场，我的世界里人来人往，
我和各色人等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彼此
留下联系方式，有无数个“朋友”。

人生下半场，我开始做减法，从人海
中走出，走到一个安静的小岛，上面只有
很少的一些亲人，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
友，平时各自忙碌，偶尔海阔天空聊聊，就
已经足够。

世间的一切，我犹如隔岸看花，已经
云淡风轻。凡所有皆是虚妄，我不再有任
何头衔，只是一个喜欢文字的小女人。

那天，女儿问我，她是不是要像我一
样活得简单。

我说，不，你才十几岁，一定要过得花
团锦簇，热热闹闹，人生上半场，你一定要
去多交朋友，多认识不同的人，向优秀的
人学习。你的格局，就是你读过的书，走
过的路，见过的人。

所以，该做加法的年龄，不要做减法。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是一场醉酒，下

半场就是醒后了。醉时同交欢，醒时各分
散，活在当下，才是最智慧的处世态度。

上初中时，我和珍珍是同桌，少年的
心，都是喜聚不喜散，我俩每天白天在一
起还觉得不够，恨不得24小时粘在一起，
也说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后来，我俩上了不同的高中，虽然联
系少了，但还是会经常约，可是，不知从何

时起，我俩就走散了，失去了彼此的消息。
几年前，我在商场里试衣服，有人轻

轻拍了我一下，我转过身看到一张陌生的
脸，化着夸张的妆容，见我一脸迷茫，她赶
紧自报家门：我是珍珍啊，认不出来了吗？

再次辨认，虽是浓妆，但眉眼依稀，声
音也几乎没变，我兴奋地和她拥抱，身旁
的人都一脸诧异看着我俩。

我赶紧说，加个微信吧，回头再聊，这
么多人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到了晚上，珍珍果然来找我聊天，问
了彼此的工作还有家庭，然后就陷入了沉
默。我搜肠刮肚地想话说，也没有多少可
说的，实在是分开已经太久了，彼此的生
活早就没有了交集，根本不知道聊什么。

我借口给女儿做宵夜，结束了这次尬
聊，从那以后，就再没聊过。

珍珍喜欢发朋友圈，透过那些动态，
我也大致知道她的状况，我俩的友谊，就
停留在了朋友圈里。

可最近却好久没看到她发朋友圈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把我删除了，也懒得去试
探，无所谓，随她去吧。

看过这样一段话：友谊这个东西已经
被世人捧得太高，它跟永恒没有太大关
系。换了空间时间，总有人离去，也终会
有与当下的你心灵相通的同伴不断出现，
来陪你走接下来或短或长的人生。所以
不要念念不忘，也不要期待有什么回响。
你要从同路者中寻找同伴，而非硬拽着旧
人一起上路。

是的，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
了，不用问为什么，只是到了他（她）该走
的时候了，你只需接受就好。无论是恋
人，还是朋友，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的才
是人生，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终究

无能为力。
朴树在唱《送别》那首歌时，唱到“天

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
欢，今宵别梦寒……”他掩面而泣，几度哽
咽着唱不下去。

或许，是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他，让他不自觉代入；也或许，是他想起了
前半生，那些来来去去的人，走进他的世
界，又走出，如今，也是知交飘零。

当年，他和周迅那段轰轰烈烈的感
情，被很多人称为金童玉女，两人都是非
常有才华和灵气，但终究，他们还是分开
了。

感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了，两个
相爱的人能够走到一起，有很多际遇，能
够相濡以沫的，只有一人，更多爱过的人，
都成了陌路，相忘于江湖。

这一生，我们遇过很多人，也错过很
多人，这世间的一切，不过是借假修真，那
些一直留在你身边的人，才最值得你珍
惜。

至于那些曾经亲密后来渐行渐远的
人，你不必责怪对方有了新伙伴，也不必
惋惜情谊的逝去。人生的路很长，更多的
人只是路过你的世界，最多也就陪你走一
段，能够在某一个时间，你们曾经相遇相
知过，开心相处过，就已经很好。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愿你我，在彼
此看不到的岁月里，各自安好。

有人已退出你的朋友圈
□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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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先生在《我的师承》里说：文字
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
看不如去看小人书。我深以为然。

关于什么是好的语言，文学界一直没
有定论，有人说简洁的语言是好的语言，
有人说华丽的语言是好的语言。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解，而我看重的，是语言的
音乐性，也就是悦耳程度。

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韵律的，我们可以
把每个汉字看成一个音符，几个或者一串
文字串联起来，就能谱成曲子。有的曲子
像是喊麦，在我看来是文字垃圾。有的曲
子是交响乐、爵士、摇滚、蓝调，这些就能
带给我们不同的听觉享受。当然，这里说
的“听觉”并不是传达给耳朵的，它越过了
耳朵，直抵心灵和大脑。所以在我看来，
优美的文字比音乐更具魔力。

怎么去体会这一点？我的经验是，只
读文字，过滤掉文字的含义，比如你看到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时忘掉那些名词指
代的实物，不要在脑海中形成影像，把它
当成单纯的音节，先体会一遍韵律，再去
琢磨文字的含义。读王小波、苏童、贾平
凹老师们的作品多会如此，第一遍感受韵
律，第二遍读内容，他们的文字都是经得
起一遍遍反复阅读的。就比如我在看《秦
腔》时，整体看完一遍后，没事的时候就抄
书，随手翻开一页，立即就能读进去，这就

得益于贾平凹老师高超的文字功底。
我看外国作品很挑剔，原因就是翻译

的问题，有些作品译本众多，良莠不齐，要
花些精力找到好的译本，常常一本书对比
几个不同的版本来做选择。比如鲁尔福
的书，国内目前发行的只有一个版本，是
译林出版社的张伟劼版，另外是已经绝版
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屠孟超
版，两版差异巨大，摘录其中一篇《清晨》：

张版：圣加夫列尔从浓雾中冒了出来，
为晨露润湿。夜里，云雾要寻找人的热气，
就在村子上头过了一宿。现在，太阳快要
出来了，这浓雾便慢慢地爬起身，卷起它的
床单来，在屋顶上留下一道道白花花的纹
路。一团灰色的水汽，隐约可见，从湿漉漉
的地面和树丛间升起，给云朵吸引过去，却
在一瞬间遁影无踪。接着出现的就是一缕
缕黑乎乎的炊烟，闻起来是橡木燃烧的味
道，将黑灰漫撒在整个天空。

屠版：圣加夫列尔已从湿淋淋的晨雾
中显露出来,地上满是朝露。夜晚的云彩
为寻找人体的温暖在这个村子的上空入
睡。现在太阳就要出来,晨雾卷起了它的
幕,缓缓地散开,在屋顶上留下一串串白色
的露珠。一层灰蒙蒙的蒸汽依稀可见,它
从树梢,从潮湿的土地上冉冉升起,飘向天
空,成了云雾,但旋即又飘散开来。随后,
一缕缕黑色的炊烟徐徐升起,散发出一股

烧焦的橡树味,天空中弥漫着灰烟。
我们暂且不去分析两版的优劣，同样

含义的文字用不同的句式表述出来，给人
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以我个人的观感来
看，张版更凛冽，而屠版更宛转悠扬一些。

读别人的文字要“听”的，写自己的文
同样适用。我在写作时常常是这样的：一
段完整的话，先写了开头，几个字或者一
句话，停下，然后顺着这几个字的音节在
鼻腔里面向下延续，找到最适合的韵律，
再根据韵律去填写内容。就像是一首歌
先有了曲子，再去填词。有时候晨起如
厕，想到自己写的小说前一句，后面就会
随着节拍出现一段旋律，如果这段旋律是
跟有意义的文字一起产生的，那这段话可
以说趋于完美，但多数情况下，有了旋律
之后，还是需要根据这段旋律重新组织语
言。这样做的弊端显而易见，会让小说进
度非常慢，而且会把情节弱化，在一篇小
说里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很
多作家的作品时，大多会有这种感受：写
得最好的部分都是开篇。况且小说不是
诗歌，对语言的要求没那么苛刻。我们的
目的是形成一种语言习惯，一种语感，在
你有了构思，有了人物之后，确定要用什
么腔调书写出来，提起笔，进入到预定的
情境当中，那种律动自然而然地就会生
发。

每个人的性格、身体状况以及阅读习
惯不同，对韵律的感受就不同，就像一些
文学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的。这
样说可能会有人觉得玄幻，拿我自己举例
子，我平时说话就中气不足，吐字平缓，喜
欢的文字就是那种比较舒缓的。贾平凹
老师在一次文学讲座中也印证了我的观
点，他说：“一个人的呼吸如何，你的语言
就如何。你是怎么呼吸的，你就会说怎样
的话。不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正常呼吸而
随意改变句子的长短。你如果是个气管
炎，你说话肯定句子短。你要是去强迫自
己改变呼吸节奏，看到一些外国小说里有
什么短句子，几个字一句几个字一句的，
你就去模仿，不仅把自己写成了气管炎，
把别人也读成了气管炎。”所以，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节奏，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

当然，语言还有很多要素，音乐性不
是全部，但起码，应该把音乐性作为衡量
语言好坏的一项重要指标来看待。

文字是用来听的
□李浩然

苏心

沧州市作协副主席，专栏作
家。著有文集《在坚硬的世界里，
修得一颗温柔心》《时间在左，尘缘
在右》。

李浩然

1983年生，河北沧州人，作品
发于《北京文学》《故事会》《三月
三》《新老年》等刊。

刘文杰刘文杰 摄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

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


